
香港在過去
百多年來，曾經
飽受多次疫症襲
擊，除了上文提
及的鼠疫之外，
另一種亦奪去不

少港人性命的疫症就是天花，它分別於
一八三八至一八四○年和一九四六年肆
虐，共有二千六百六十八人因此喪生，
其病毒的厲害程度一點也不遜於鼠疫。

雖然天花可怕，但可幸的是到了一
九七九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正式宣布
天花疫症在全球絕跡，所以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出生的人，已完全不用擔心會染

上天花病毒，更毋須在出生後接種預防
天花疫苗。究竟天花是什麼東西？其實
，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之人類傳
染病，患者一般在染病後的十二天內，
出現包括發燒、肌肉疼痛、頭痛等近似
普通感冒的症狀。幾天後，其口咽部分
的黏膜會長出紅點，身體多處地方亦會
長出皮疹（以臉部居多）。天花病毒共
有兩類：主天花病毒及次天花病毒。根
據患者的病情發展，由前者引發之天花
又被劃分為四種形式：典型、惡性、出
血型、緩和型。其中，多數未曾接種疫
苗者均會出現典型天花的症狀。次天花
病毒引起之病變程度比上述四種的都要

溫和，但卻非常罕見。
天花主要透過空氣傳播。患者的呼

吸道與皮膚疱疹分泌物均載有病毒，故
避免與其近距離接觸可減低患病的風險
。天花病毒不會造成慢性或復發性感染
，但會導致各類併發症或後遺症（如失
明）。不同類型的天花所引發的病死率
有參差；最為常見的典型天花約奪取了
三成病患者的性命。

香港在爆發天花疫情期間，醫護人
員發現在牛隻身上採集的疫苗對防治天
花非常有效，於是在香港病理檢驗所飼
養牛隻及採集疫苗，稱為牛痘，今天的
醫學博物館內，仍有採集牛痘的展示。

至於人們記憶猶新的二○○三年沙士疫
情，醫學博物館也有詳盡介紹，目的是
提醒香港人和遊客，要時刻緊記疫症爆
發的慘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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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櫻島 小 冰 ◀櫻島是一座活火山，與鹿兒
島市區相望

資料圖片

賀蘭山下
陸春祥

西夏，也被稱作沙漠王
國，因為騰格里、毛烏素，
這些中國著名的沙漠都和寧
夏有關。

從沙坡頭的索道纜車一
下來，我就急切地尋找王維

。七年前，我曾匆匆見過他，寫過一篇《大漠孤煙
直》的小文，裏面有一段初見王維的文字：

寧夏中衛的沙坡頭，王維左手撫胸，右手捏
着一管粗筆，抬頭眺望着騰格里沙漠，口吟 「大
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熱鬧的遊客在嬉戲和嘯
叫中紛紛和孤獨的詩人合影。

這次我來沙坡頭，王維依然挺立在風中，姿勢
沒有變，只是風大了些，好多人裹着圍巾防沙防風
在和他合影。印象中，王維挺高大的，眼觀遠方黃
河，但這次突然感覺，王維的身影，小了許多，不
可能是別的原因，只能是人越來越多，到處都是人
，王詩人混在人群中，也顯得矮小了。

幾位攝影家都要拍沙漠，沙坡頭旅遊管理處的
一位小伙子，帶我們坐上了衝鋒舟，不按旅遊線路
，直接往沙漠深處尋找新的景致。

車停在一處沙灣，有山有凹，有陽光，沙漠的
線條清晰，只是風極大，我裹緊了風衣的所有扣子
和帽子，感覺細沙仍然直擊嘴唇。

我和袁敏、華表、姚偉榮，在一處花棒林中匯
合。

這是近處唯一的小叢林，我細數花棒，約有二
十多株，應該有三米左右高，它被稱為 「沙漠姑娘
」，根系發達，樹齡可達七十年以上，是少數能在
沙漠中頑強生存的樹種。它不粗壯，皮膚極粗糙，
甚至有好些都裂開，露出裏面紅紅的樹身，我想，
這 「沙漠姑娘」真如那些在田野裏苦幹的勞動婦女
，勤勞肯幹，粗手大腳，每天承受着一般人承受不
了的困苦，但儘管風大，它也只是搖曳着軟軟的枝
條，略略低低頭而已。

幾乎是一棵一棵地細看着這些 「沙漠姑娘」。
突然，看見數根枯枝，我立即有了新想法，轉身招
呼華表、姚偉榮，將這些枯枝撿起來，我們種一棵
樹吧，雖然是枯枝，卻也硬得很，至少也是一道風
景！大家七手八腳，一根一根撿拾，將枯枝扎進叢
林邊的沙漠中，讓枯枝們互相依靠，互相交叉，形
成拱狀叉形，這就有了抗擊風沙的能力，雖然這棵
枯樹有些搖擺，但依然有存在的生機。

管理處的小伙笑着對我們說：老師，你們如果
早兩個月來沙坡頭，這花棒會開出很好看的花呢。

我們恍然：哦，沙漠姑娘呀，應該有花！
回程途中，我發現了一棵被圍欄圍起來的大花

棒，上面有牌寫着：七月花開，燦若雲霞。
小伙看着我被風沙折磨的樣子，告訴我：今天

的風還是少見，這沙坡頭，和四十年前比起來，每
年的風沙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如花棒類的植物，
也已由昔日的二十多種發展到近五百種，植被覆蓋
率由過去的不足百分之一上升到近百分之五十。嗯
，嗯，我知道，沙坡頭的治沙經驗，已經在中國許
多沙漠地區推廣了。

沙坡頭山腳的童家園子裏，幾十棵三百多年的
棗樹，依然生機勃勃，樹上掛着好多長棗，一陣風
颳過，唰啦啦掉下許多，遊客們紛紛驚叫，跑過去
撿起來擦一下就往嘴裏送，甜，太甜了。是的，九
月的寧夏，瓜果的香味直沁人心脾，隨便切開一個
西瓜，甜得都不會讓人失望。

說起沙，不可不提沙湖。
我們坐船行進在沙湖的蘆葦盪中，湖水清澈澄

亮，蘆葦密集成列，這蘆葦和江南的蘆葦相比，顯
得細了些，也許，它們扎根的沙漠，沒有江南黑泥
的肥沃，但它們依然在風中自在搖曳，遠處有水鳥
驚起，遊客也隨即驚叫，然而，撐船的沙湖人卻憨
笑：這沙湖，鳥多得很，那邊湖東濕地，還有一個
鳥島，島上有鳥一百多萬隻呢！

沙、湖、山、蘆葦、鳥，組成了沙湖的主要景
觀。這裏是銀川平原西大灘的一片碟形窪地，上世
紀八十年代前，寧夏農墾人，艱苦拓荒，用汗水築
成了國營農場，魚躍年豐。而眼前的沙湖，已成人
聲鼎沸的旅遊熱點，人們觀鳥，玩沙雕，乘熱氣球
，騎駱駝行走，坐沙漠衝鋒車衝浪，不亦樂乎。

熱烈的陽光下，沙湖的沙，是如此的平靜，如
此的馴服，是因為有水有蘆葦有鳥陪伴着嗎？

（未完待續）

櫻島是鹿兒島市
的象徵，主要的觀光
勝地，更重要的，它
是一座活火山島。在
島上的南嶽，隨時可
以領略活火山的噴發

場面。隔着八公里距離的鹿兒島海灣，櫻島
與市區相望，有人說，是櫻島成就了鹿兒島
的美麗。日本是島之國，活火山之國。

在鹿兒島中央車站下車，把行李寄存在
車站，便乘巴士直奔目的地。乘渡輪是去櫻
島的唯一交通方式，渡輪班次多，多得超出
我們的預期，二十四小時運行，每班航程十
五分鐘。

非假日的櫻島，觀光客很少很少，可載
幾百人的渡輪，那天只有二十來人，乘客稀
稀拉拉，大家隨便坐。船上有食堂和小賣店
，允許隨處吃吃喝喝。買來天婦羅烏冬麵，
算是我們的午餐，面對櫻島而坐，一邊吃一
邊欣賞櫻島的美麗。一碗烏冬麵折合港幣三

十多元，價格親民，與香港相宜。可以隨處
吃喝，這又超出我們的預期。在日本和中國
的香港，人在公共場所一般不隨便吃食，不
是禁止，只是不成文的規矩罷了，隨處吃食
被看做不文明行為。

上島已是下午四點過，我們趕上了櫻島
當天最後一班觀光巴士，司機沒有因最後一
班車而催促我們加快步伐。在停靠每一個觀
景台時，他用日語和生硬的英語告訴大家此
站停留多久，什麼時間開車，又一再叮囑，
哪裏最有看頭。櫻島的火山噴發頻率極高，
是日本典型的、適合觀光的活火山之一，常
年噴發，每年高達幾百次。

離開觀光車，Joy說： 「島上有個特色
足湯池，去看看嗎？」我們說好啊，到了日
本都聽她的。大家加快步伐，路上靜悄悄的

，沒有其他遊客。島上處處可見櫻花樹，據
說櫻花盛開時，這裏很熱鬧。

除了櫻花，櫻島還盛產 「世界上最大的
蘿蔔」，大到被列進健力士世界紀錄，和 「
世界上最小的蜜橘」，櫻島蜜橘是島上居民
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我們沒有看到 「最大
的蘿蔔」，但是品嘗 「最小的蜜橘」的情景
難以忘懷。

走到一個轉彎處，發現路邊擺着一個籃
子，裏面有十來袋 「世界上最小的蜜橘」，
旁邊有一個紙盒，紙盒上有手寫的日文，我
叫Joy看看是什麼意思。她慢條斯理地朗讀
：「櫻島特產小橘子，一百元一袋。」一百元
，折合港幣才六七塊，太便宜了！顛簸了一
天，本來有點累了，自助買賣的出現一下子
讓我們來了勁頭。摸出銀包，付款取貨，圍

着籃子，饒有興趣地吃起來。蜜橘清純，很
有橘子味道，我們決定返回時再買兩袋。

終於找到了Joy心中的特色足湯池 「櫻
島溶岩海濱公園足湯」。那是一個規模不小
的 「無料」足湯池， 「無料」，免費也； 「
有料」，收費也。湯池像一條長廊，也像一
條微縮的人工渠，寬不過一米，之字形地拐
幾個彎，源遠流長一百公尺，兩邊是木質的

座板，供遊客坐享泡足。根據說明
，湯水是流動的溫泉，引自地下一
千公尺。這裏視野開闊，背靠秀麗
的櫻島，隔着鹿兒島灣與對岸的市
區相望。不負Joy所望，我們沒有枉
來。

已到日落時，Joy說： 「別等了
，趕快享受足湯和美景吧！我準備了擦腳
布。」沒料到她連這個都考慮了，真乖！
初試水溫，稍燙，但很快就感到恰到好處
。又過了一陣子，終於來了第二批泡湯者
，是一對說粵語的男女，大家互相問候，
知道雙方都來自香港。泡着泡着，聽那位
女士對男士說： 「這麼個舒適的足湯場，
何必 『無料』呢？」

養牛採疫苗擊退天花
過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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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博物館內展示當年如何採集天
花疫苗 作者供圖

一
天順八年

（公元一四六
四年）正月十
七，明英宗朱

祁鎮三十八歲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或許七年囚徒生涯讓朱祁鎮對生

命有了更多的悲憫之心，他在遺詔中
，廢除了野蠻的宮妃殉葬制度（明英
宗以前，凡是被皇帝臨幸過而未生育
子女的嬪妃，都要在皇帝死後為皇帝
殉葬），讓明朝的 「政治文明」前進
了一大步，被後人譽為 「盛德之事」
；對於建文帝的後代，他也 「寬大處
理」，下令釋放了當時還活着的建文
帝次子朱文圭（建庶人），為其修建房
屋，娶妻生子。朱文圭被抓時只有兩
歲，被囚禁五十餘年，重獲自由後，
連牛馬都不認識。明史研究者認為，
這些 「新政」，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英宗復辟後多疑多暴的負面形象」。

明英宗朱祁鎮還有一項 「政績」
值得一提，就是他在第一次登位後開
始了重修紫禁城計劃，將他曾祖父朱
棣時代被燒毀的紫禁城中軸線建築重
新佇立在宮殿的中央。《明英宗實錄
》載：正統五年三月戊申， 「建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
，是日興工」。正統六年九月甲午朔
，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
坤寧二宮成」。這是三宮兩殿的第一
次重建，讓我們記住這些營建參與者
的名字：阮安、吳中、蒯祥……

除了開國皇帝，每一位皇帝都是
在前一位皇帝的喪禮中即位的。朱見
深也不例外，當他在大行皇帝的梓宮
前主持完喪儀，在大行皇帝靈柩運往
山陵前，正式舉行了登基大典，成為
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是為憲宗，
年號：成化。

只是他的登基儀式，比起他的父
親朱祁鎮（第一次）登基時多了一道
亮麗隆重的布景，那就是重修落成不
久的奉天殿。這樣浩大威嚴的場面，
他之前的皇帝──朱棣（在南京登基
，北京紫禁城建成後第二年三大殿被
燒）、朱高熾、朱瞻基、朱祁鎮都沒
有經歷過，只有他父親朱祁鎮復辟成
功、成為天順皇帝的第二次登基，是
在嶄新的奉天殿舉行的。朱祁鎮給他
的兒子朱見深留下的政治遺產，除了
他的 「仁政」，鏟除的朝廷裏的奸佞
，就是把 「金鑾殿」還給了紫禁城，
讓大明的皇帝，重新擁有了帝王的體

面。

二
朱見深兩歲就被立為太子，但他

爹在 「土木之變」中被俘，他叔朱祁
鈺取而代之，登上帝位後，廢掉了朱
見深的太子地位，立親兒子朱見濟為
太子。直到朱祁鎮在 「奪門之變」中
奪回政權、重登大位，朱見深才被復
立為太子，這樣的過山車似的命運轉
彎，在明朝太子中，僅此一例。

可以說，在登基以前，朱見深一
直生活在壓抑、不確定的氣氛中。所
幸，他的長大成人，有一個宮女呵護
陪伴，不離不棄。自朱見深兩歲被冊
立為太子時起，服侍他的，就是十九
歲的萬貞兒。朱祁鎮被俘時，朱見深
只有四歲，是萬貞兒與他相依為命，
讓朱見深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戀。安
意如在《再見故宮》裏寫： 「朱見深
遷出東宮，幽居別處，四周都是代宗
的耳目，死亡的威脅時時刻刻如影隨
形。這樣絕望的境地裏，多少人對朱
見深冷眼相待橫加欺凌，避之唯恐不
及，只有萬貞兒不離不棄地守着他。
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景泰年間的那
些患難歲月，不知多少次，在朱見深
需要被保護的時候，在脆弱無助的時
候，她總是及時出現在他面前，替他
化解災厄。給他鼓勵，給他呵護。有
時候她帶來的，是一件衣物，有時是
一塊甜糕，而有時，只是一個擁抱，
抬手抹去他的淚水。」

朱見深的生母周太后對此大為不
解，質問自己的兒子： 「彼有何美，
而承恩多？」朱見深的回答是： 「彼
撫摩，吾安之，不在貌也。」萬氏是

一個能讓朱見深有安全感的人，每當
朱見深陷入孤獨和恐怕，來自萬氏的
撫摸，就會讓他陷入平靜。宮深如海
，對於一個命運飄搖無定的皇子，這
安全感有多麼重要。

朱見深登基這一年，產房傳喜訊
，比朱見深大十七歲的萬貞兒竟然為
他生了一個大胖兒子，朱見深立刻 「
提拔」她為貴妃。但他們都未想到，
他的長子連名字還沒來得及起，就病
夭了。自此，故事開始了反轉─萬
貴妃開始了瘋狂的自我補償：對於後
宮懷孕女子，一律投之以墮胎藥，由
一個 「愛的使者」，變成一個瘋狂的
殺人犯，而且是連環殺手。

但百密自有一疏，朱祐樘就是一
個漏網之魚。朱祐樘曾經作為一個精
子，被父親朱見深送進一名紀姓宮女
的子宮。她本是一個普通的宮女，被
朱見深偶然寵幸，無意中竟播下龍種
。消息自然會傳入萬貴妃的耳朵，她
立即行動，派一個宮女去下藥，但這
宮女一念之仁，救了朱祐樘的命。她
憐恤那腹中的一條命，將墮胎藥減去
一半，回來又向萬貴妃提供假情報，
說紀氏肚子裏長了瘤子，並非懷孕。

朱祐樘就這樣，在母親腹中茁壯成長
，直至呱呱墜地。萬貴妃知道自己上
當，又派太監張敏前去溺死嬰兒，張
敏看到朱祐樘後心想： 「上未有子，
奈何棄之？」於是把朱祐樘抱走，冒
死藏匿在宮殿的隱秘角落。後來，那
個被萬貴妃迫害的廢皇后吳氏知道了
這事，又把紀氏母子接到西內藏起來
，兩個苦命女人從此相依為命。而朱
祐樘長到六歲還沒見過生人，長長的
胎髮一直垂到地上。

六年後的一天，張敏為成化梳頭
，成化皇帝看到鏡子裏的自己，華髮
已生，面色蒼然，不禁嘆道： 「老之
將至，而無子！」一個皇帝，後宮有
麗人三千，卻沒有一個人能生出一個
皇子來繼承皇位，皇朝的血脈眼看就
要中斷在他手上，這足以讓朱見深懷
疑人生。聽到這聲嘆，張敏終於忍不
住跪到地上，奏道： 「死罪，萬歲已
有子也！」皇帝大驚，問此言何意，
張敏說，奴才說出來，皇子就保不住
了，請皇上一定為皇子作主！

那天，有人向紀氏秉報，皇帝要
來看兒子。紀氏緊緊抱住兒子，淚流
滿面地說：孩子，你去吧，媽媽不能
活了！一會有人來看你，當中那個穿
黃袍有鬍鬚的，就是你爹。

皇帝駕臨時，朱祐樘穿着母親給
他換上的小紅袍，坐着小轎子，到宮
前台階下，頭髮長長地垂在地上，看
見朱見深，竟自己往前跑，投奔父親
的懷抱。成化張臂把他抱在自己的膝
蓋上，撫視久之，悲喜交集，泣不成
聲地說了一句話：

「我子也，類我。」
幾個月後，紀氏暴斃而亡。
據《勝朝彤史拾遺》《罪惟錄》

等史料所記，是萬貴妃下的毒手。
她的兒子朱祐樘，卻被堂堂正正

立為太子。
沒有改變的，只有萬貴妃的虎視

眈眈。
（未完待續）

太和千秋
祝 勇

▲朱見深登基時奉天殿已重修落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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